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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洋轮船横行中国海

沙船业倒闭惊清廷

清同治元年（公元 年），上海遭遇了入夏以来第一场暴

雨。平静了多日的黄浦江，浊浪滔天，波涛汹涌，江水如同一匹

脱缰的野马，咆哮着冲向大洋。宽阔的江面上，一艘艘悬挂着各

色彩旗的外国商船，往来不断，刺耳的汽笛声此起彼伏，响彻云

霄。

黄埔港内，无数只木制沙船停靠在岸边，黑压压的一片。许

多船只因为年久失修，乌黑的船帮已经腐烂，桅杆上的彩旗经受

不住风吹雨打，被撕扯成一条条碎片，难堪地挂在那里，已经辨

认不出原本的颜色。船上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好像这些船早已

被主人弃置不顾了。旁边急驶而过的洋轮，排出一阵阵巨浪，几

乎要把飘浮在水面上的这些木船掀翻。在那些庞然大物面前，连

成一片的沙船仍显得十分渺小。伴随着洋轮上的汽笛声，外滩海

关大楼上自鸣钟敲响了十二下。

时值中午，宽阔的外滩路上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。一辆辆油

光金亮的四轮马车疾驶而过，留下一串串清脆的马蹄声和车铃

声。

突然，江岸上传来急促的呼救声：“快来看呐！那边有人跳

江啦！”

听到喊声，附近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朝江边跑去。江岸上很快

聚集了一大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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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位热心的过路人见状，不由分说，急忙下水救人。没多

久，投水的人被打捞了上来，可惜已经停止了呼吸。溺水的是一

位年轻男子。过路的人们围在四周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此人的来

历。

这时候，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年轻妇女，披头散发，发疯似地

跑了过来，拨开人群，一看到地上躺着的尸体，顿时号啕大哭：

“孩子他爹，你醒一醒啊！你就这样狠心抛下我们母子走了，以

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”

“再苦的日子我们可以熬啊，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呐！”

可怜的女子呼天喊地，悲痛欲绝，但是，她的丈夫再也没有

苏醒过来。

死者是一位沙船上的水手。他因为几个月没有找到活儿干，

家中揭不开锅，自己又有病在身，欠下船东几十两银子，船东催

债，无力偿还，在绝望之下，他就吞下毒药，投江自杀了。

围观的人群中有不少人是沙船上的水手和雇工，他们听着妇

人伤心的诉说，触景生情，心如刀割。一位胡须斑白的老人，望

着江面上穿梭往来的洋轮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就是这些洋鬼子的

船抢了沙船的生意，夺了大家的饭碗！”

在场的人闻听此言，无不点头称是。

江水呜咽，滔滔不息。炎阳如火，令人目眩。

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位水手投江之事，很快惊动了朝廷，

竟然引发一桩中国航运界变改的大事来。事情的原委，还要从沙

船业的兴衰说起。

上文提到的沙船，据文献记载，最早要追溯到元世祖时期。

由于黄河多次决口，运河淤积严重，南北漕粮运输不得不转走海

道。专为北洋海道水浅沙多而设计的一种平底船应运而生。因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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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可以出没在沙洪之间，空载时须要装沙压船，故得名“沙船”。

沙船在海上履险如夷，走船如马，上海、山东、直隶和关东之间

的水上交通运输，主要是靠沙船来维持。沙船业由此渐渐发展起

来。

明代大行海禁，闭关锁国，海运渐废，沙船业发展受到遏

制。清朝立国，沿袭明制，运送漕粮的官船和南北贸易的商船主

要行走在大运河沿线。海运一途，非但不受朝廷重视，反而订出

许多限制的条律来。到了康熙年间，海禁复开，沙船业大兴。上

海、登州、营口、天津等江海口岸，沙船云集，南来北往，盛极

一时。

咸、道年间，随着沙船运输业的空前活跃，上海日趋繁荣，

集闽、广、辽、沈之国货，汇西洋、暹逻之奇珍，号称江海之通

津，东南之都会。黄浦江中，自吴淞口一直到南市陆家滨一带到

处都有停泊的沙船；十六铺太平码头以南到董家渡，更是帆樯如

织，舳舻蔽江，昼夜不息。上海港最盛时有沙船五千多艘，水手

十万余人。

每年，北上的沙船，在营口和登州等港口采集关东、直隶、

山东等地的大豆（俗称“豆石 ，沿海南下，直抵上海，然后转

销江南各省。皖、苏、浙、赣、鄂、湘等南方数省征收的漕粮

（俗称“米石”），也要靠沙船运往京师。豆石和米石是沙船业最

大的两宗运输生意。

这些沙船，北上载运米石，南下装运豆石，获利双倍，月馀

往返航行一次，一年之中可以往返七八次。沙船大者可载官斛三

千石，小者可载一千五百石。一些有资财的人，看到此道是一个

发财的门径，就购下几条、几十条乃至上百条船，专做船东，雇

用水手做漕运生意。虽说海道风险浪急，险象环生，但是为了生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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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，在江浙沿海，许多人世代以此为业。一条沙船，不知养活了

多少人。

刚才投江的那位水手，生前就一直在沙船上做工，他的船东

名叫王永盛。王永盛原是水手出身，因为胆大心细，做事稳重，

深得船商的信赖，就让他做了一条沙船的“耆老”。耆老是一船

的主事，主持全船的事务，所以王永盛有机会发了一些财，随后

自己购船单干，一年到头，行船往来于辽东、上海之间，做些贩

布运粮的买卖。生意做得顺手，手下慢慢购得大小船只十几艘，

一年下来也有七八千两银子的收入。王永盛做沙船生意名声在

外，专门办理漕米运输的江浙海运局和上海海关都与他有交情。

王永盛因为自己早年也是水手，发家之后并未忘本，一向对

船工比较厚道，口碑不错。忽然传出他因为区区几十两银子，逼

得自己的伙计走了绝路，周围的人对此好生奇怪，免不了议论纷

纷，说他为富不仁，见利忘义。

其实，王永盛也有他的难言之隐。

两次鸦片战争之后，英、法等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，逼迫

清政府签订了《南京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，中国先后开放沿江、

沿海十五处通商口岸。从此，西方的轮船开始自由行驶于中国口

岸，争做客货运输生意。因为洋轮船体宽阔，行驶平稳，乘坐安

全，速度又远在沙船之上，大有古人所云“跨鹤御风”之感。过

去从上海到天津一个月的行程，外轮只需几天就可到达。

这些初到中国的外轮公司，为了博得国人的认同，故意压低

货运费和旅客船费（俗称“水脚”），所以旅客和货主都乐意搭乘

外轮，洋商生意兴隆，获利丰厚。英国宝顺洋行一艘往来于上海

和汉口之间的“总督号”轮，一度提价到客位每位七十两，货物

每吨十五两，仍然供不应求。进入中国港口的洋轮，抢走了沙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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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意，也就砸了沙船商人的饭碗。沙船生意日渐清淡，不少沙

船商人，一年也做不到几笔生意。不过五年光景，上海一地的沙

船就由原来的三千只锐减到四五百只。黄浦滩上，成千只木船停

泊在那里，听任风吹雨打，眼看着它们一天天烂掉。很多船工流

离失所，成了游民，无事可做，免不了要滋生是非，扰乱社会治

安。当地官府为此很担心，生怕再一次发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动

乱，无法收拾。

王永盛连年来一直不走运，不但生意没有做到几笔，还连没

沉了三条大船。为此，他变得性情暴躁，常常为一件小事大发脾

气，对下人也不如以前厚道。投水的水手就是因为受了他的一顿

责骂，情急之下寻了短见。

王永盛听说自己的伙计出了人命，自然感到面子上没有光

彩，赶紧派人送去几两抚恤金，好生劝慰一番。

事发之前，王永盛和其他船商议论起时局，都叫苦不迭，说

生意难做，再这样下去非破产不可。归结原因，大家都认为是洋

轮抢了自家的生意。但靠众商家根本无法与洋商抗衡，只有官府

出面与洋商交涉，才能保证沙船生意不被外商侵夺。议论的结

果，船商一致推举王永盛带头向官府呈文，恳求官府与洋人交

涉，明令通告米石和豆石生意归中国沙船专营，外轮不得插手。

只有这样，方可挽救沙船业的命运。当时，王永盛忙于他事，不

愿带这个头，没有答应。如今出了这档子事，他方才意识到事态

严重，急需向官府禀报此情，请官府顺依民情，保证本国船业。

于是，王永盛联络上海几十位沙船业主，联名上书上海海关

（时称江海关），请求官府颁文晓谕洋商，以后上海一埠的米石、

豆石生意由中国沙船专运，外轮不得从事。呈文言词恳切，极言

沙船业一旦破产，不仅仅是十万余名的船工失业、激起民变的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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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而且最终将危及朝廷漕粮运输，后果堪虞！

江海关道接此呈文，深知事体重大，不敢置之不理，当即把

此文递送到主管洋务的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那里。

李鸿章接到江海关转递的呈文，深以为然，对船商们的提议

大加赞同，称此举事关国家主权和民生大计。随即转呈总理各国

事务衙门，商请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，通知各地领事馆，以此

为定章。

把洋商排斥在大宗的米石和豆石生意之外，洋人岂肯善罢甘

休。英国公使威妥玛接此照会，当场拒绝接受，声言由此引起的

一切后果由清政府负责。处处仰外国人鼻息的清廷，见此也只能

作罢。

同治四年 年），眼看沙船业日渐萧条，危及到漕（公元

粮运输，清政府决定对沙船酌减“助饷银”三成，“捕盗银”也

按酌减三成计算，以示对沙船业主的“格外体恤”，但杯水车薪，

无济于事，根本扭转不了沙船业衰落的命运。

漕粮在清朝被视为“天庾正供”，所谓“俸米旗饷，计日以

待，为一代之大政”，有清一代，皆奉此为不移之法。清政府历

来把漕米的收兑和运送交由中国船队，以避免洋人插手，遭受掣

肘。尽管不少外国洋行千方百计想包搅官府漕粮运输，但是清政

府始终没有允诺。即使如此，得不到官府的有力支持，沙船业的

出路日见窘狭，仅靠漕粮运费一项，根本不能维持整个沙船业的

生存，沙船业主大批破产，沙船数量锐减，漕粮运输就成了一个

大问题。

同治八年（公元 年），沟通欧亚两大洲的苏伊士运河正

式通航，欧亚之间的航程大大缩短，两年后，欧亚海底电缆远东

段铺至上海，上海与伦敦之间的电讯联系从此勿需再转经香港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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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直接发送。便利的交通线路和先进的通讯手段，吸引了更多

的洋商参与对华贸易，航行到中国的外轮迅速增加，大有垄断中

国航运业的趋势。

为此，总理衙门饬令内阁大臣、南北洋通商大臣筹议此事，

拟订一个妥当的办法，以解决漕运危机。时任南北洋通商大臣、

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国藩、李鸿章为此大伤脑筋。

当时，围绕漕运一事，朝廷内部有三种不同意见：有人提出

重新修复运河，恢复河运；有人则提出全部修复已经废弃的沙

船，维持海运；另外，有人提议增加沙船漕运运费，以挽救沙船

业。

李鸿章对上述三种办法全部否定。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六百

余年之运河，竭其所能，不过运江北十万石，于漕运大局何补？

况且运河之通塞迟速，全听天定。中国明明有大江大海之水可以

设法济运，何故一定要糜费千万财力与此浊河争利呢？”言下之

意，恢复运河漕运是一条死胡同。

至于说修复沙船，李鸿章估算此项开支至少需银 万两，

另外还需要修建库容量在万石以上的仓库四百多座。如此庞大的

开支，决非经济拮据的朝廷所能担负；而增加沙船运费，也只能

救一时之需，绝非久远之策。

如何解决漕运的难题？

有人向曾国藩提议雇用洋船试行海运。年逾古稀的曾国藩，

顾虑很大，他说“：漕粮事关天庾正贡，未可轻为尝试。”只允许

先雇用洋轮装运一些普通的米石，观其成效如何之后再做定论。

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容闳，一向为曾国藩所依重。他向曾国藩

建议：仿照洋商的做法，联络华商组织轮船公司，并呈上了一份

《联设轮船公司章程》。接着，广东籍商人吴南记也提出集资购买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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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轮，试行漕运，以补沙船之不足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曾国藩前后的态度很矛盾。一开始，他说：

“承运漕粮，在轮船为创举，非通盘筹划不能率行定议；在沙船

为常业，非万不得已，亦未便遽作改图。”因此，他对轮船运漕

一事不予支持。经历了洪秀全太平天国之战，他更担心用轮船

后，沙船业主和船工失去生计，会再一次酿成民变和暴乱，大动

干戈，危及朝廷。后来，经过江南造船厂道员吴大廷等人多次劝

告，他才动心，亲命吴大廷详细筹划轮船招商事宜，以观成效。

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意见不谋而不合。多年来，李鸿章致力推

行洋务运动，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，以求自强。江南造船厂就

是由他一手策划、创办，成为名闻一时的洋务企业。

于是，曾、李这两位“中兴名臣”，一同向总理衙门回复，

建议雇用轮船，招募华商运送漕粮，正式提出了轮船招商的设

想。

在西方航运业的刺激和国内漕运危机的迫使下，引进西洋轮

船技术，创办中国新式轮运业的计划被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

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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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李鸿章议设轮船局

朱其昂赴沪募商资

同治十一年（公元 年）三月，为了解决漕运危机，总

理衙门致函曾国藩、李鸿章就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，再一次征

求他们的意见，并要求他们尽快拿出一个可行方案来。

谁知，没过一个月，曾国藩突然病逝。筹办新型轮船业的重

任就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身上。接到总理衙门的函件，他的心情

颇为复杂，既感到有几分得意，又很有些踌躇。得意的是，朝廷

把重任交付自己，足见对自己的倚重之意；踌躇的是，参照西洋

之法，创办新型轮船业，是一条前无古人的事，没有成法可资借

鉴，成功与否，尚属未知。

李鸿章当即以通商大臣的名义，饬令津海关（即天津海关）

和江海关（即上海海关）两处详细筹划此事，尽快拟出一个切实

可行的章程，以备总理衙门查问。

津海关道陈饮接到李鸿章的指示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召集下属

商议此事。

津海关有一位海关委员叫林士志，此人祖籍广东，出身于商

人世家，祖辈多在外国洋行做买办，富有资财。林士志按照社会

上流行的纳捐途径，捐钱买了一个海关委员的职位。由于家庭和

生意往来，他一向与广帮商人联系广泛。

从几年前开始，很多广帮商人发现洋轮获利丰厚，纷纷投资

于航运业。因为官府限制本国商人购置轮船，广帮商人想出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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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通之法，改在外资轮运企业附股。华商附股最多的洋行是美国

旗昌洋行。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于同治元年（公元 年），资本

万两，华商资本竟占了六七成。

除了附股投资以外，华商也经常向外商租雇轮船，托名某家

洋行，从事客货运输。

更有甚者，一些华商自置轮船，悬挂外国旗帜行驶于内地港

口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挑起中法两国外交争端的“亚罗号”

船，就是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商船。华商的这些做法，导致

清朝关税大量流失。官府为防此弊端，严令限制华商购置洋轮从

事商运，但却屡禁不绝。华商加入轮船运输业，为更多的中国商

人日后独立经营新式航运业积累了可贵的经验。这是朝廷根本没

有料到的事情，正所谓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”

因为有这层关系，林士志对洋船生意比较熟悉，深知轮运获

利丰厚，多次提议政府解除华商购置洋轮的禁令，但人微言轻，

始终没能引起当局的重视。现在，李鸿章亲自咨询轮船之事，他

觉得自己最有发言权，就主动向陈钦要求承办此事。

“陈大人，在下祖籍广东，当地有不少客商从事轮船运输，

对此鄙人略知一二。今天大人问及此事，鄙人倒是有一个主意。”

陈钦见有人响应，自然非常高兴，满脸堆着笑容，冲着林士

志说道：“林委员，不必过谦，有何高见，但说无妨！”

“我看直督李大人的意思，是想借轮船以救漕运。此事不难。

轮船之利，人所共知。华商人早有购置轮船之意，只是朝廷囿于

成例，禁止华商购置洋船。现在朝廷有此意向，商人闻言，必定

应者如云。广帮商人托附洋行名下，从事轮运已有时日，即是例

证。只要朝廷开此禁令，允许商人集股开办轮船公司，漕运危机

迎刃而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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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？林委员有此把握？”

“大人，在下所说俱为实情，决不敢妄言。”

陈钦虽说官居管理中外商务交涉事务的津海关道之职，但对

洋务之事颇为生疏，见林士志有此热情，便顺水推舟，说道：

“既然林委员已经成竹在胸，那就请先草拟一个章程。如果

章程切实可行，就可以回禀李大人。李大人那里还等着呐！”

林士志闻言，顿觉受宠若惊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大人栽培。”

陈钦关切地问道：“林委员不必客气，你看还有什么要准备

的？”

林士志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在下久已不涉商务，听说洋轮的内

奥很深，有关事项，还需要找一些熟于此道的商人议议，方可拿

出一个切实的方案来。”

“那就有劳大驾了，但有一点要提醒林委员。此事尚在酝酿

之中，不可让太多的人知晓，以免节外生枝，招致物议，反而于

事无补。”

“是，谢大人指教，在下这就去办理此事。”

林士志受此委派，当天就去找平素交往密切的广帮商人商议

此事。两天以后，林士志向陈钦递交了一个筹办轮运的章程。章

程一共九条，提出由商人自愿凑足资本银 万两成立轮船公司，

推举一位有名望的商人总揽其事，购置轮船，专运漕粮。朝廷可

发给公款若干，以资鼓励，并委派官员照章监督。

陈钦对轮运一事了解不多，自知没有太多的发言权，接到这

九条议呈后，原封不动地送了上去，算是交了差。

李鸿章接此议呈，很不满意，随手批示：“此议空疏，漫无

条理，有敷衍塞责之意，无切实可行之举。再议。”然后，又把

呈文退回津海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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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钦受到训斥，非常惶恐，不敢大意，急忙让人备轿，亲自

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请教对策。丁寿昌因去找一位好友 为

协助李鸿章编练北洋军，办事有章法，很受李鸿章器重。

两人见面，寒暄过后，陈钦直截了当说明来意。丁寿昌听说

陈钦为此事伤神，当即就想到了一个可以担此重任的人。

“你可听说过一个叫朱其昂的人？”

陈钦摇摇头“：小弟孤陋寡闻，不曾听说过。”

“假若能动员此人出面办理此事，准保李大人满意。”

“此人有何能耐？竟受老兄如此赏识？”

“此人出身沙船世家，而且久在浙江海运局任职，亦官亦商，

熟悉海运事宜、轮船生意，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”

“能得到尊兄这一番评价，此人一定了不得，我可得找机会

认识认识。但不知此人是否愿意出山？”

“直隶李大人的面子，我想他肯定会给的。”

“既然尊兄这么说，我这就派人南下去请朱其昂。”

“也是你运气好，朱其昂此时正在天津，用不着你跑腿劳

神。”

“怎么事情就这么巧！”陈钦高兴得差一点从座位上跳起来。

“我看你如此心急，就不留你多叙啦。这是朱其昂的地址，

你可以直接去找他。”

丁寿昌快言快语，说得陈钦心花怒放：“恕小弟无礼，我这

就告辞了。”

告辞了丁寿昌，陈钦马上照着丁寿昌提供的地址，前去拜会

朱其昂。

朱其昂，字云甫，江苏宝山县人，是以经营沙船为世业的淞

沪巨商。他不但经营沙船业，还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东等地



第 13 页

开设有钱庄。生意上赚了钱，他就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，多

年来一直担任浙江海运局委员，受命管理沙船运输漕粮事务，在

沙船业和漕运界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此人交游极广，为人仗

义，不少洋行和洋行的买办都跟他有交情。他这次来天津，为的

是协调旗昌轮船公司总买办陈竹坪和天津旗昌洋行买办刘森记的

财务纠纷，顺便检查一下自家钱庄 华裕丰的生意情况。

陈钦按照丁寿昌提供的地址，径直来到华裕丰钱庄。正巧，

朱其昂在店里。店伙计禀报说津海关道陈大人来访，因为两人素

昧平生，朱其昂一开始还认为是生意上的事，急忙出店迎候。

两个人初次见面，免不了一阵寒暄。

朱其昂拱手施礼，热情地说：“不知陈大人大驾光临，朱某

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”

此言一出，反倒令陈钦不好意思。他也觉得自己此行过于唐

突，所以，刚一落座，顺手递上丁寿昌的名片，解释说：

“云甫兄太客气啦！丁大人一向与我交厚，是他介绍我来的。

因为刚刚听丁大人说云甫兄来津，所以没能早来拜望，实在抱

歉。”听陈钦的口气，就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，特别的亲切。

“不知陈大人有何见教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我是特意来请教阁下的。”

“‘请教’二字，朱某实在不敢当。”

“既然云甫兄与丁大人交厚，我不妨直说了吧⋯⋯”陈钦开

门见山，把自己此行的目的简单讲述了一遍。

朱其昂听完陈钦的话，显得有些兴奋。久在海运局任职，朱

其昂没少为漕运一事伤神，沙船业的处境他比谁都清楚。看到洋

轮在中国江海上畅行无阻，把沙船业一步步逼上了绝路，朱其昂

看在眼里，痛在心上。沙船业不景气，海运局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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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批的漕粮运不出去，他这个海运委员多次受上司斥责。现在，

朝廷想用轮船运输漕粮，虽说此举无益于沙船业，但能把每年的

漕粮顺利运出，未尝不是件好事。

朱其昂思索了片刻，非常诚恳地说：“感谢陈大人抬举，但

此举事关重大，恐非在下所能胜任。”

“云甫兄不必过谦。直督李大人的意思，是先拟一个轮船章

程，如果李大人觉得可行，那下一步再说。”

“对轮船一事，在下略知一二，拟一个章程，倒不是什么难

事。但不知此事以后要交付何人办理？”

“如果章程被李大人采纳，当然这事就非你莫属。那时，我

一定向直督保荐你。”

，“能为国效力，朱某在所不辞。今后还望陈大人多多栽培。

“云甫兄这话就见外了。只要李大人认为你订的章程可行，

一切都好说。”

“我一定尽力而为！”

“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？”

两个人谈妥此事，陈钦方才起身告辞。

就在陈钦与朱其昂商量如何拟订轮船章程的时候，李鸿章的

一位亲信幕僚也在跃跃欲试，极力想参与此事。

此人姓盛名宣怀，字杏荪，别号愚斋，江苏常州府武进县

人，生于道光二十四年（公元 年）九月，出身官宦世家。

祖父盛隆，字惺予，举人出身，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。其父盛

康，字旭人，进士出身，曾任湖北粮道，后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

法武昌道。盛康注重经世致用之学，辑有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一

书。盛宣怀自幼聪颖过人，但八股学问不成，自从考中秀才之

后，屡试不第，加上受父亲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，遂留意于现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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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对天下之事均细细研求，平日以匡时济世自期。

年），陕同治九年（公元 西爆发“回民之乱”，李鸿章

在湖广总督任上，受命督师入陕，“防剿”回民动乱，急需一位

能起草公文、掌管机要的人。追随李鸿章在江苏操办团练武装的

杨宗濂，举荐了盛宣怀。因为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有交谊，加

上盛宣怀天生一副聪明相，入幕后事事勤快，处处尽力，草拟文

稿，万言立就，很得李鸿章赏识，入幕不久就任命他为行营文案

兼营务处会办，随侍左右。

回民动乱风火未熄，天津教案发生，西方列强陈兵海上，威

胁清政府。朝廷束手无策，速命李鸿章率淮军从西北前线赶赴直

隶，守卫海防。盛宣怀也跟随到津，到天津没几天，他又被任命

为陕甘后路粮台和淮军后路营务。这虽然是一个后勤官，但活动

面宽，与外界打交道的机会很多。因为职务之便，他有机会往来

于津沪等地，采购军需物品，接触到不少新鲜事务，交了不少新

朋友，大开眼界，为日后的事业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。

盛宣怀从军逾年，因为办事勤勉，屡有建树，即荐升知府、

道员衔，赏得二品花翎顶戴。当时，盛宣怀不过二十七八岁。

自从上海开埠通商以后，西洋之风扑面而来，形形色色的洋

人、大大小小的洋行、林林总总的洋货在这里落户、经营、交

易，李鸿章等人倡导要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，也由此发源，

上海变成了亚欧文明交流的大都会。盛宣怀一向怀抱济世救国之

志向，多次沪上之行，让他亲身感受到西洋机器之精巧，为中国

所不及，他深切意识到治国之道，在于“师夷长技”，引进西方

技术，以求国富兵强，自己只有走洋务之途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

业，飞黄腾达。所以，他在李鸿章面前，屡言筑铁路、开矿山、

架电线、造轮船之事，认为立国之要，全在于此。这与李鸿章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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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务思想不谋而合，因此深得嘉许。李鸿章鼓励他多加留心，以

备日后之用。

年）四同治十一年（公元 月末，李鸿章刚刚把陈钦呈

上的第一份轮船议呈退回，盛宣怀正好自沪返津，向李鸿章回禀

公务。

李鸿章望着眼前这位风华正茂、精明能干的年轻人，以长者

关切的口吻说道：“杏荪，沪上之行，可有什么见闻？”

“回李大人的话，杏荪此行，有一件事感触很深，但不知该

不该说？”盛宣怀欲言又止。

李鸿章见状，用探询的目光望着盛宣怀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不

可言及的事？但说无妨。”

“我多日不去上海，此行发现那里的面貌日新月异。黄埔码

头停泊的洋轮越来越多，沙船日渐减少。这样下去，恐怕过不了

多久，中国江河之利，尽为外人所占。目睹此状，实在于心不

忍。”盛宣怀边说边皱眉头，一副惋惜的神情。

盛宣怀的话引起了李鸿章的兴趣。李鸿章问道：“哦？你可

想到有什么变通之法？”

“洋商远涉重洋，独恃其洋船快捷，来与我国沙船争利。我

国为何不引进轮船，与其一争高低，一则救漕运之弊，二则增国

家财力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”

这话正说到李鸿章的心坎上。但李鸿章表面上却显得无动于

衷，反而说：“国人不谙轮船之道，恐非所长，难与洋人争雄。”

“洋人亦非生而知之，假以时日，不愁国内无此人才。”盛宣

怀很认真地说。

李鸿章很欣赏盛宣怀这样自信、勤动脑子。他觉得一向器重

的盛宣怀是孺子可教，如果多加历练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想到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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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，李鸿章赞许地说：“杏荪言之有理。老夫此刻正在考虑这桩

事情，不妨听听杏荪的意见。”

李鸿章简要地把引进轮船一事向盛宣怀讲述一遍。然后，他

告诉盛宣怀说：“总理衙门催得很紧，希望你能拿出一个切实可

行的章程来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盛宣怀听了李鸿章的介绍，满怀信心地说：“杏荪愿效犬马

之劳！”

李鸿章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，那你不妨回去准备一

下吧。”

“是，大人。”盛宣怀看出李鸿章有送客之意，急忙起身告

辞。

接受了李鸿章的面谕，盛宣怀顾不上旅途劳累，即刻动身乘

船返沪，筹划此事。

时值初夏，晴空万里，白云飘浮，海面上风平浪静，水天一

色，船行海上，如同走马平川。盛宣怀无意欣赏海上的风景，在

座舱内反复考虑此事该从何处下手，章程如何拟订。

通过李鸿章的言语，他确知朝廷对引进轮船、解决漕运之事

极为重视，李鸿章也急于物色人选促成此事。如果自己把这件事

揽到手上，肯定是一个发展的好机会。但他也清楚自己没有涉足

过商界，不谙商情，对航运业是个门外汉，要想拿出一个妥贴的

筹办轮船公司的章程来，难度不小。目前最要紧的是要联络精于

此道的商人，了解一下情况，先拿出一个令李鸿章满意的章程，

待李鸿章认可之后，再从长计议。

盛宣怀再三揣摩着临行前李鸿章讲的每一句话，他觉得，虽

然李鸿章没有明确说明让他全权负责筹办轮船公司，但言下之

意，表明对自己抱有很大的希望。盛宣怀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办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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